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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研究生时，我的导师吉纳经常告诫我们，不要一时冲动，成了情绪的奴隶。毕业后的一个雨天，我回系里探望吉纳教授。正赶上一名学生有急事要请教他，吉纳让我在外面的小客厅等他一会儿。小客厅和吉纳的办公室只隔了薄薄一道装饰墙，屋里的对话不时传进我的耳朵。那位同学声音激动。原来其它实验室的另一名研究生出言不逊，当众讽刺他理论过时，见解平庸，令他大为恼火。他不知道是该直接找那个学生论个明白，还是应该找对方的教授评理。他这次来，就是要征求吉纳的意见。


“年轻人，”我听见吉纳教授慢条斯理地说：“有时候，别人的言行是很难理解的。如果你不介意，让我给你一个小建议。批评和侮辱，跟泥巴没什么两样。你看，我大衣上的泥点，就是今天早过马路时溅上的。如果我当时立即去抹，一定会搞得一团糟。所以我把大衣挂到一边，专心干别的事，等泥巴晾干了再去处理它，就非常容易了。瞧，轻轻掸几下就没事了。”


好恰当的比喻！老教授的处世智慧令人叹服。那个聪明的学生也顿时醒悟，连连道谢。吉纳最后说：“我年轻时不善于控制情绪，深受其害。慢慢地我发现，最好的办法是先把让我恼火的事搁在一边，等我冷静下来后，再去对付它们。如果你现在就去质问他，你会更生气，矛盾会更严重。我建议你等情绪的水分都蒸发掉了，再来想这件事。到那时，如果


你还有什么想


法时，请再


来找我。


不过晾干


水分后，


你也许


会发现


那泥


点也


淡得


找不


到了。”◇











她的出现，使所有从她身边走过的人都会不由自主的看几眼。为此，她很得意。丹妮穿着一身黑色衣裤，配一条自行车链条做的腰带，靴子有几十个洞眼，头发染成紫红色。她眉上还夹了一个铁环子，黑色的唇膏，非常引人注意。 


当她见到我时，开始有点不自在了，可能是因为我的目光中没有好奇和欣赏，而是看穿她，了解她的神情。我看出这是一个痛苦、绝望的生命，她的内心的空虚和缺乏自信，我从她的外表一览无余。 


她是来治肩周痛、网球肘和头痛的。当她露出肩膀时，我大吃一惊，这么年轻的身体却被打得伤痕累累，一道道疤痕，一条条被鞭子抽的印子，旧伤新疤，惨不忍睹。 


“天哪，是谁把你打成这个样子的？”我问。


她冷冷地不在乎地回答，“我的男朋友，他已经赔礼道歉了，保证下次再也不这样了。” 


从她身上那密密麻麻的旧痕新伤，我知道这种没有用的保证一定不知有多少次了。我接着问，“既然你接受这些，为什么还来看医生呢？” 


“有一个朋友叫我来的，你治好了他的肩膀痛。他经常提起你，还说你知道‘真善忍’的道理。” 


听到这里，我心震动了，心想：“无论她过去做过什么，今生有缘来我这里闻大法，我要尽力尽心去做。” 


于是，我给她谈了因果轮回，谈到善恶有报，也谈到修炼。她听得很认真。后来，她向我诉说了她的身世：在她8岁时，父亲为了抛弃她，带着她开车到很远的地方，把她扔在那儿就自己离开了，以为可以从此不再见到她了。谁知，她走了几天几夜，竟然又找回家来。从此，她以为人只能在孤独和受虐待之间选择一样，丹妮选择了后者。只要别被扔下，只要与人在一起，她什么样的虐待都承受。结果，她一次又一次地被打得遍体鳞伤，一次又一次地被抛弃。每一次都使她更没有自信心，每一次都使她原本孤独的心更加空虚。到了今天，她对虐待已经麻木了。 


“我不知道自己过去是谁，”当她听我说了业力轮报的道理后说，“我只知道，在梦里，我把家里所有对我不好的人都痛快的折磨一番：我哥哥被我打得跪在地上求饶，还有我父亲、母亲……那时感觉可解气、可愉快了……” 


“如果象你说的有业力轮报，也许我过去的前世真的是那样对他们的，现在是我在偿还了……”，她若有所思的说。 


“医生，象我这样还有救吗？”她问。 


“从现在开始，如果你能做到诚实说真话、做好事、与人为善，遇事忍让，有救的。”我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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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常人中生活，时时都会遇到矛盾和不顺心的事，那么怎么对待呢？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呢；还是“先把泥点晾干”呢？ 


看过这则小故事后，或许你就会有答案了。





关于在常人中遇到矛盾时，一个修炼的人又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呢？李洪志老师在《转法轮》中是这样教导的：“我们作为一个炼功人，矛盾会突然产生。怎么办？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一个祥和的心态，遇到问题就会做好，因为它有缓冲余地。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炼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





◎ 玉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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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用国外邮箱给eo@att.net发一封标题为空白内容为get  int.zip的电子邮件可获得最新破网软件，看到外面真实的世界！





初冬时节，寒风萧瑟，天阴沉沉的。天安门广场的一辆警车里挤满了被抓的上访的法轮功学员。警车快要开走时，发生了一件事。


一个看起来才八、九岁模样的小女孩走到警车旁，用手敲了敲车窗，对一个警察说：“这是警车吗？”警察很奇怪地看着她：“是啊，小孩，你有什么事儿？”小女孩用她那充满稚气的声音说：“有啊，我就是要来天安门对警察叔叔们说句话──法轮功冤哪，法轮大法好！”那警察赶紧问她：“你从哪里来的，你几岁了？你的父母呢？”小女孩睁大了明亮的眼睛：“我九岁了，从青岛来，爸爸、妈妈都因为炼法轮功被抓走了。”


警察接着问：“你怎么来北京的？谁给你的钱？”她说：“我买票搭火车来的，就我一个人，是妈妈留给我的钱。”……


天渐渐亮了起来，即使风还在怒吼着。 ◇





人生如戏，我们不能不上舞台。人生如棋，我们不能不落子。


《金刚经》里，释迦牟尼佛用“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来比喻一切有为之法。人生如棋如戏，的确就像是“梦幻泡影”一般，很快就化为虚无了。有人便用“镜花水月”来比喻人生的空虚。


不过，我认为人生不能抱着虚无的态度生活。但是，又不能迷于棋中，生出种种机心、胜负心来；也无需迷于戏中，执著于我们的角色。


因为，虚无容易使人轻忽生命；而执迷却容易使人沉沦！那么，人生应该抱着什么态度呢？


我想，何妨想一想自己，我们是用什么心态下人生的棋呢？我们演的是什么角色呢？尤其是棋逢敌手，胜负攸关的时候；尤其是剧中情节，高潮迭起之际，一个人的本性，往往流露无遗！一个人的境界，便可看出高低！


是以，西方哲人说，要看一个人的本性，就先给他权力。


一盘棋里，棋士展现出不同的风格。或是执于哲理、或是讲究气势、或是长于权谋、或是风格唯美、或是攻伐肃杀、或是圆融饱满、或是斤斤计较。或是长于争角、或是精于算子、或是勇于妙手、或是布局新流。


我常想，棋士对局，往往是棋力相当才好看。不过，胜负难道真是棋力决定的吗？还是命运决定的？英雄对阵，败者常常有天亡我者的感慨！如此看来，人生的棋局，往往也不是本事所决定的啊！


人生是一盘棋，人生也是出戏。懂得下棋时，安定自己的心，在对方长考时，闭上双眼，无思无虑，往往是顶峰的高手。懂得在任何角色中，都演出真正的自己、善良的自己，必能感动看戏的人。


人生如戏，我们不能不上舞台！人生如棋，我们不能不落子！


懂得闭上双眼，处于定静之中，才是善奕之人；懂得演好自己，意识清明，才是好演员。人生怎么会空虚？您说是吗？◇





戏也人生





警车前的小女孩 





生命的起源，这个人类永恒之谜──人是由无机物变成有机物，走向蛋白质，走向猿猴，还是来自神之手，来自创


造万物的造物主？肉体的死亡是否是另一种生命形式的开始？许多有过濒死体验者，或到过快乐的天堂，或到过阴曹地府，他们的亲身经历更迫使人不得不面对另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灵性世界。


确实，有一个科学不能证实也无法否定的世界，那只巨大的万能之手在超自然外主宰着宇宙、生命及一切物质，并在现代文明中不断示意我们，所谓科学研究，不过是去认识其所创造的万有。


美国太空研究院创始人杰斯杜鲁，曾写过一段深刻的话：“对于一个靠理性的力量而生活的科学家而言，这故事的结局像是噩梦。他一直在


攀登无知之山，而且快要到达巅峰。他攀上最后一块石头时，他竟受到一群神学家的欢迎，他们已在那里恭候无数个世纪了。”


理性似乎在开玩笑，科学的终点竟是信仰的起


点。然而，牛顿、焦耳、欧姆、爱因斯坦，都成了神的信徒，当今各个领域的杰出学者，诺贝尔奖获得者，也不乏基督徒，他们把科学研究看作是“追随上帝的思想”，看作是为了认识、荣耀神。科研中取得的成果越大，越能看到神造物的伟大奇妙。


仰望苍穹，茫茫星际转动不停，种种造化和谐有序。“举头三尺有神灵”，越来越觉得不那么玄乎了。我们越渴望探寻奥秘、追寻真理，越能感到神的接近。造物主不仅给我们创造了生存环境，更给我们提供了生命的智慧，谦卑敬畏者，能在人生的苦难中，得到灵光指引，找到永生之道；亵渎作恶者，则将在冥冥中遭致惩罚。四周围到处都是眼睛，神在注视着我们！◇





恭候





棋也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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